迎接解放工作的片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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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反动派曾利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，在各种场所到处向群众恶意宣传“共产党杀人放火，实行共产共妻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动不得的”等等，执行残酷的恐怖愚民措施。我们地下党按照上级指示，要运用一切场所，利用一切机会，在群众中进行针锋相对的辟谣，大力开展正面宣传教育工作，使党的政策方针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逐步深入到群众心里，在群众中打下思想基础。

1948年春季，各地都按照封建社会的地方习惯，掀起庙会，大做春台戏。每个地方总要做二到三台（二到三日），十方施主都要留客人（俗称留戏饭）招待。我们平望乡下的唐塔庙也不例外。这一年，唐塔庙要做3台春台戏，而且规模要比其他地方大，范围也要比其他地方广，是地方上著名的“团席戏”。方园几十里路的群众都要打听日期，赶来看戏。几百里路的小商小贩都要赶来做生意（赶戏场）。这3台戏要有成千上万的观众。因此我们地下党支部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，对国民党反动派传播的谣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写台对（戏台上的对联、庙上的对联）、写匾额，内容既不能露骨又使群众领会借神戏之名，讽社会之实。我们组织写匾、写对共近百副。当时，有文化的人不仅是看戏，主要是抄对联。我还记得有这样几副对联，“盼亲人千呼欢声，驱仇敌万恨在心”、“听之言不如目见，看其行可知是实”。有一块匾是“一度民风”；还有一块匾写的是：“天翻地覆”。好多匾对我记不起来了。但是看了这近百副对联，有些人有些感触，特别是有政治见解的人非常关注。

第一台戏没有开始之前，各地有文化的人大都围看对联抄录。平望镇的县参议员李××也到乡下，在戏场上看了这些对联，思想非常震动，马上就问别人：“这些对联是谁写的？”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因为农民见到他，本来思想上有疙瘩，厌恶他，对他没有好感，知道的人也有意回答他不知道。李××並不死心，千方百计想打听明白。幸得天照应，戏正演到热闹处乌云密布，霎时间大雨倾盆，三台戏完全落光。这些匾对虽是昙花一现，都被大雨浸湿，但这精神已经在人们中扎根，有了极大的影响。幸得这场大雨来临，否则李××还要寻着我们，找我们的麻烦。我们这样做，主要让群众思想领先，正确认识共产党。

为了主动形成一个群众场所，吸引广大群众，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力量开设了一个农村俱乐部，组织青年农民参加俱乐部活动。俱乐部内可以喝茶、阅报、看书，进行文娱活动。规定茶叶自己带，柴火自己拿来，生炉冲水轮流值班。书报由我们地下党支部从外面借购，有《文萃月刊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新闻报》等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。每天指定识字的人开展读报活动，不识字的就在那里听读，读完以后进行解释。农民群众就这样接受着党的宣传教育。俱乐部还组织文娱活动，会拉胡琴的就拉拉唱唱，会打乒乓的就打打乒乓，活跃非凡。俱乐部代替了农村小茶馆。我们还通过俱乐部在农民中交了许多朋友，摸透知己者的思想基础，考察他们的思想动态。张荣喜、江阿炳就是通过俱乐部发展为党员的，加强了地下党的力量。因此，这个地方的农民对共产党有基本认识，达到了使国民党所散布的谣言破产，发展党员，做好工作，迎接解放这个目的。当然组织这个俱乐部，是担了很大风险的。小茶馆的茶客减少了，茶馆老板是要找我们麻烦的。幸得小茶馆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抽头聚赌，俱乐部赌博绝迹，所以和小茶馆的矛盾不大。由于我们俱乐部活动的内容比较隐蔽，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没有注意这个俱乐部。后来，上级党组织到乡指导和检查工作时指出：这个俱乐部风险太大，容易暴露破绽，要求停办和解散。所以这个俱乐部办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结束了，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我们除了做好宣传、发展工作以外，还要做好物资保护工作。在日本鬼子占领时，从平望到溪港通一条电话线，鬼子投降后这条电话线被国民党利用了。但是将要解放时，国民党反动派溃退后，解放军没有到来的一段真空时间里，有些坏人就要将这条线偷走。在此期间，我们果断地发动群众把这条线全部收下，称好分量、记好账，放在可靠人的家中，保存好，解放后上缴给人民政府。还有国民党的乡公所的物资，我们就叫熟悉乡公所的人，把它集中在一起，选定可靠地方一一保存下来。伪自卫队用的手铐、刺刀、铁棍等等都藏在积极分子家中，保管好，解放后交给了公安局，丝毫没有被人破坏和偷掉。人民的财物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。

